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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设计师：
为抚顺也为自己 构造一个小小的“附近”

在抚顺市望花区雷锋纪念

馆对面的老居民楼里，有一扇

总是亮到很晚的窗。窗内是满

墙的书籍，哲学、社会学、历史

类的书名在暖黄灯光下依稀可

辨。这里是“路东书屋”，它的

主人王超，一位1988年出生的

本地设计师，在2025年秋天做

出了一个让许多人诧异的决定

——在这座实体书店几乎绝迹

的工业老城，开一家纯粹的独

立书屋。这不是一时兴起的创

业，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社会

实验”，一次为故乡文化空间补

白的温情尝试。

名字：王超

年龄：38岁

籍贯：辽宁抚顺

书店名称：

路东书屋

开店时长：4个月

书店坐标：

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东

段58-4号楼

爱好：读书、散步

书店核心宣言：

起码给我一片地方

主理人档案

缘起：陆续消失的书店
与一个人的十年书旅

王超决定开书店的种子，早在多年前

就已埋下。那些年，他常去沈阳，被那里

各具特色的独立书店所吸引。“那时候想

抚顺怎么没有这样很有特色的小独立书

店，但毕竟沈阳是大城市，跟抚顺还不太

一样”，直到他听说与抚顺情况相似的本

溪有家“门洞里书店”很有人气，这让他不

禁思考：“抚顺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当

时的他并未想到自己会成为那个实现想

法的人，但“抚顺也应该有一个读书空间”

的念头，已悄然扎根。

促使“开书店”这个念头转化为行动

的，是抚顺一些大书店的陆续关店。盛文

书店撤离后，王超在本地几乎找不到看书

的地方了。这座拥有辉煌工业历史的城

市，在文化消费的版图上却陷入了一种尴

尬的沉默——爱书人若想找一个能淘书、

能静坐、能邂逅同好的地方，似乎只能踏

上开往沈阳的列车。这种缺失，对于曾是

“抚顺书香”文化组织多年会员的王超而

言，感受尤为真切。他们一群文化爱好

者，常年苦于在抚顺找不到合适的活动场

地，咖啡厅要么稀缺，要么对承办读书会、

文化沙龙意兴阑珊，总在场地费用与活动

价值之间难以平衡。

与此同时，一场深刻的个人变革已在

王超身上发生了十年。而立之年前后，他

开始系统性地阅读，尤其沉潜入哲学与社

会科学的深海。“一开始随便看看……后

来就这么慢慢看进去了。”他形容这个过

程是“慢慢啃”，从散乱无章到逐渐构建起

自己的知识坐标系。

提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存在主义咖啡馆》时，王超说，在自己最

低落的时候，是哲学给了他力量。“存在先

于本质”的理念如一道光，照亮了他曾有

的迷茫。阅读不仅重塑了他的精神世界，

也让他对实体书店产生了一种近乎乡愁

的眷恋。他目睹了曾经滋养过他的书店

一间间消失，而身为80后的他，也和同龄

的朋友们一样，愈发怀念那个充满“附近

性”的少年时代——那时抚顺有熙攘的音

像店、热闹的台球厅、藏着惊喜的狭小书

店，人与人可以在真实的场所相遇、相

识。如今，外卖和快递取代了逛街，快餐

式消费冲刷着一切，那些可供栖息、交往

的公共空间日渐凋零。个人的精神求索

与对公共空间衰落的忧虑，最终交汇成一

个具体的行动：为抚顺，也为自己，创造一

个小小的、温暖的“附近”。

开店绝非纸上谈兵。王超用了近半

年的时间进行选址考察。他心心念念辽

宁石油化工大学周边，幻想服务大学生群

体，却一无所获。他辗转新抚区、顺城区，

综合考量了成本与性价比后，最终一个务

实的决定落地：利用自己在望花区老居民

区一楼的住房。这里离石化大学不算远，

周边还有三所中学，最重要的是，“自己的

房子，没有成本，压力就小一点”。这既是

对现实的妥协，也让他守护理想的步伐更

加轻盈。

筑梦：在“卖书难”时代
构筑一个复合型文化绿洲
2025年10月，路东书屋悄然开业。王

超很清楚，在电商折扣战和电子阅读的双

重挤压下，传统卖书模式早已步履维艰。

他走访过东北三省众多独立书店，甚至跑

到北京参加书展，得到的结论高度一致：

“靠卖书赚不了什么钱。”因此，他从一开

始就没打算只做一家书店。

精准的差异化选品，是书屋的灵魂。

与大型书店和网络平台海量的畅销书、小

说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王超反其道而

行，将主营领域锚定在自己最熟悉、也相对

小众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我这里的文学，

比如小说什么之类的就特别少。”他的书架

如同一份个人阅读志趣的公开宣言，试图

吸引那些有特定深度阅读需求的读者。他

不仅是店主，更是选书人，为这个社区筛

选、呈现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风景。

“自习室”模式的引入，是书屋生存的

务实基石。王超观察到，在抚顺尤其是望

花区，曾有不错的自习室需求氛围。于

是，他明确将书屋功能之一定义为阅读与

自习空间。“既然卖书卖不了多少，我就放

这，就当一个阅读室，大家来看。比如来

自习，学习学累了，你还可以看看我的书

对吧？”这里吸引了备考的学生、需要安静

环境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在此消费时间与

空间，而书架上的书则成了触手可及的福

利与背景。

持续的文化沙龙运营，是书屋活力的

源泉。王超深谙，空间的价值在于人的聚

集与思想的碰撞。书屋尚未正式开业，就

承接了首场活动——一位人类学学者关

于“抚顺琥珀”的讲座。随后，本地青年导

演的电影拉片会、读书分享会相继在此举

行。这些活动精准对接了“抚顺书香”等

本土文化群体的迫切需求，终于为他们提

供了一个稳定、友好且负担得起的实体据

点。

王超的理想轮廓日益清晰：路东书屋

不应只是一个书店或自习室，它更应该成

为一个“微型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一个

让有趣的灵魂相遇、让在地文化被探讨和

传承的客厅。

经营是琐碎而现实的。王超也尝试

通过小红书等平台引流，但效果尚未完全

显现。他为自己设定了一年的“实验期”，

目标朴实而坚定：能维持温饱，让书屋活

下去。关于未来，他脑海中还有诸如二手

书流通等想法，等待时机成熟。这一切的

背后，是一种清醒的认知：“所有开书店的

人，关于能不能赚钱，心里都有数……因

为心中有理想，有一种坚持，可以说是为

了一口气。”这口气，是对书籍的爱，更是

对所在城市文化生态的一份责任。

意义：超越商业的“社会实验”
与城市温情的回归

路东书屋存在的价值，早已超越了账

簿上的盈亏。对于王超个人而言，这是其

十年阅读生涯的物理延伸，是精神家园的

实体呈现。他希望通过这个空间，将书籍

曾给予他的慰藉传递出去。“希望这个书

屋可以给迷茫的人一些心灵上的慰藉

……每个年龄层的人都有自己焦虑的

点。”书屋像一个安静的能量场，接纳着都

市人的疲惫与困惑。

对于社区和城市而言，书屋是一处珍

贵的“文化毛细血管”。在大型商业体和

文化设施覆盖不到的老城区，它提供了一

种低门槛、高亲和力的文化接入方式。那

位特意找来，并说“以后同学回来，我一定

要带他来你这待一会”的大学生，道出了

无数本地青年的心声：故乡需要一个可以

自豪地带朋友去坐坐、有文化品位和温度

的地方。路东书屋补上了这块缺失的拼

图，让“留在抚顺”或“回到抚顺”的生活，

多了一份值得期待的质感。

更深层地看，王超的尝试是一场关于

城市文化生命力的“社会实验”。它在试

探，在抚顺这样的传统工业城市，在数字

时代与消费主义的洪流中，一个纯粹基于

热爱与社区营造的独立文化空间，能否扎

根并生长。它提出的问题是：除了购物中

心和网红店，我们的城市是否还需要一些

“无用之用”的角落？还需要一些让速度

慢下来、让交流深下去的场所？

这盏在望花区老楼里亮起的灯，其光芒

虽微，却意义非凡。它象征着一种抵抗——

对文化同质化的抵抗，对精神生活扁平的抵

抗，对“附近”消失的抵抗。它更是一种建设

——是在用最具体的方式，建设故乡的文化

土层，浇筑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联结。

王超和路东书屋的故事，或许不能改

变一座城的整体轨迹，但它足以温暖一个

社区，启迪一批人，并证明：每一个怀揣文

化理想并付诸行动的个体，都是让城市变

得更可爱、更值得眷恋的重要力量。在书

店消失的年代，这盏为故乡而点的灯，守

护的不仅是一室书香，更是一座城市未曾

熄灭的人文之光。 本报记者 张铂

王超希望路东书屋能带给迷茫的人

一些心灵慰藉。 本报记者 张铂 摄


